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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端康成作品特色浅析

川端康成，日本现代文学大师，1899年6月14日出生在大阪府三岛郡丰村大字宿久庄，（即现今的茨木市大字宿久庄），日本古典名著《古今和歌集》《源氏物语》《枕草子》等就是在此地诞生的。实际上这里不仅哺育了川端康成的成长，而且滋养了川端康成文学幼芽的茁壮。

川端康成一生创作了大量的小说和散文，其中尤以《伊豆的舞女》、《千只鹤》、《睡美人》、《雪国》、《古都》等最富盛誉。他的作品都是在虚幻、哀愁和颓废的基础上，以病态、诗意、孤独、衰老、死亡来反应空虚的心理、细腻的感情和忧郁的生活，追求一种颓废的至美，达到一种空灵虚无的艺术至境。川端康成创作的主题倾向及艺术特色，与他的气质和秉性以及人生经历、所受的教育、文化熏陶等是分不开的。

一、特殊的人生经历，使川端康成的作品形成了构想独特、艺术形象感人和充满“悲哀”意境的鲜明特色
川端康成两三岁便失去父母，七岁死了祖母，十六岁死了祖父，接二连三的不幸遭遇使沦为孤儿的他形成了所谓的“孤儿的根性”。沦为孤儿的“痛苦”，是川端康成最初小说的最直接和最原始的目的和动因之一，是其主观情旨的使然。

在川端康成十六岁上，他预感到祖父将不久于人世时，就决心把祖父在病榻的情景记录下来，于是他写起了《十六岁的日记》，这既是作者痛苦的现实写生，又是洋溢在冷酷的现实里的诗情，他在作品里如实地记录了祖父的病态和自己天真无邪的哀伤情绪。在《十六岁的日记》里，他不禁悲叹：“我自己太不幸，天地将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人了！”祖父辞世后三个月，川端康成寄居在舅舅家里，他从此没有自己的家，也失去了家庭的温暖，漂泊无着，一种无依无靠的寂寞感，直渗入他的内心深处，这时候，他的脑海里，家和家庭的观念也渐渐淡薄了，经常做的是一些流浪的梦。川端康成不幸的童年是形成他性格比较孤僻、内向的主要原因。

从幼年到少年，川端康成参加的葬礼不计其数，比如祖父的葬礼之后，还参加了姑奶奶的葬礼、伯父的葬礼、恩师的葬礼，在亲戚家寄住期间也不时遇上其他亲戚的丧葬礼，有一年暑假连续出席了三个追悼会，他为了诉说和发泄自己心头的积郁，于是借助自己手中的笔，写了短篇小说《参加葬礼的名人》。

川端康成的生活道路是坎坷的，他自幼失去了一切家人和家庭的温暖，没有幸福，没有欢乐，自己的性情被孤儿的气质扭曲了，他需要得到人们的安慰与同情，渴望得到人间的爱的薰陶。他从小就充满爱的欲望，祈求得到一种具体而充实的爱，表现在他身上的就是对爱情的如饥似渴的追求，他曾说过：“我没有幸福的理想”，“恋爱因而便超越了一切，成为我的命根子。”川端康成一连接触过四名叫千代的女性，对她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产生感情，为此川端康成在中学生时代写过《千代》的习作。川端康成与第四个千代相识、相恋，并订了婚，谁知后来千代又悔了婚，川端康成的初恋像闪电一般一闪即逝，川端康成遭到了不可理解的背叛，他艰难地支撑着自己，心灵上留下了久久未能愈合的伤痕，于是他写了《一次婚约》，描写自己同伊藤初代订婚和失意的经过。一连遭遇四个千代，最后落得如此不幸的悲伤结果，川端康成认为自己染上了“千代”病，总觉得这是“千代松”的亡灵在“作祟”，是他的处女作《千代》在“作祟”。后来他写了小说《处女作作祟》在《文艺春秋》1927年5月号发表，文中详细地叙述了自己与第四个千代的爱与怨：“两年后，我又新恋了一位少女”，“但是与她订婚仅两个月，这期间连续出现了不祥的激变。”……

      川端康成经过几次的失意，心中留下了苦闷、忧郁和哀伤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痕，这份伤痕经过了多少岁月，仍然未能抚平，而且产生了一种胆怯和自卑，再也不敢向女性坦然倾吐自己的爱情。而且自我压抑、窒息和扭曲，变得更加孤僻，更加相信天命了。

      川端康成由于生活上的失意，感到幸福的幻灭，他经常怀着忧郁的心情到伊豆汤岛，写了未定稿的《汤岛回忆》。与此同时，他在爱与怨的交织下，以他的恋爱生活的体验，写了《非常》《南方的火》《照片》等，有的是以其恋爱的事件为素材直接写就，有的则加以虚构化。川端康成这一阶段的创作，归纳起来，主要描写孤儿的生活，表现对已故亲人的深切怀念与哀思，以及描写自己的爱情波折，叙述自己失意的烦恼和哀怨。这些小说构成川端康成早期作品的一个鲜明特征。这些作品所表现的感伤与悲哀的调子，以及难以排解的寂寞和忧郁的心情，贯穿着他的整个创作生涯，成为他作品的主要基调。川端康成本人也说：“这种孤儿的悲哀成为我的处女作的潜流”，“说不定还是我全部作品、全部生涯的潜流吧。”

      川端康成的性情被孤儿的气质扭曲，心中充盈令人窒息的忧郁，一次去伊豆旅行的机会，偶遇巡回艺人一行，与年少的舞女邂逅，第一次得到舞女的平等对待，并说他是个好人，他便对她油然产生了纯洁的友情；同样的，受人歧视和凌辱的舞女遇到这样友善的中学生，以平等待人，自然激起了感情的波澜。他们彼此建立了真挚的、诚实的友情，还彼此流露了淡淡的爱。川端康成将这段经历化为艺术，便是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小说《伊豆的舞女》了，川端康成的艺术感敏锐细腻，但《伊豆的舞女》却没有连贯的事故情节，似乎它的创作全是凭兴致进行的，独特的艺术、感人的艺术形象和“悲哀”的意境，使他的小说形成了鲜明的特色，而那纯洁的舞女也成为他作品中纯真无暇的象征。

《伊豆的舞女》的问世，开始形成川端康成自己的艺术个性，奠定了他的作家地位，从宏观来看，川端康成的文学没有明显的断层，但从微观来看，不能不承认其创作是有变化的，他初期的作品群，大多是根据孤儿的实际生活素材，以私小说的形式表现，具有浓厚的自叙传的色彩。

二、佛教禅宗的“幽玄”理念，是川端康成作品的另一大特色
川端康成深受佛教禅宗的影响，他本人说：“我是在强烈的佛教气氛中成长的，那古老的佛法的儿歌和我的心也是相通的”。“佛教的各种经文是无与伦比的可贵的抒情诗”。他认为吸取宗教的精神是今天日本人需要继续的传统，他向来把“轮回转世”看作是阐明宇宙神秘的唯一钥匙，是人类具有各种思想中最美的思想之一。所以在审美意识上，他非常重视佛教禅宗的“幽玄”理念。川端康成的文学与美学观念的形成，与禅宗的“幽玄”的影响是分不开的，具体表现在其审美的情趣是抽象的意思，包含着神秘感、余情和优艳三个要素。首先崇尚“无”。认为“无”是最大的“有”，“无”是产生“有”的精神本质，是所有生命的源泉，对于川端康成来说，艺术的虚构不是虚无，是源于“有”，而不是“无”。从这种观点出发，他就把生和死当作一件事，把死作为起点，从审美角度来说，他认为死是最高的艺术，最美的一种表现，也就是说，艺术的极点就是死亡，他的审美情趣是同死亡联系着的，他的作品同死亡相联系的超过三分之一。最典型的就是《雪国》结尾的“雪中火场”，作家没有把叶子在一场大火下的“死”看作生命的终结，而是认为“他内在生命的变形，在转变成另一种东西”，并以银河美景加以烘托，把叶子的死视作是生命的开端，是美的表现。在他的眼里，“生去死来都是幻”，因此，他常保持一种超脱的心灵境界，以求“顿悟成佛”，以从宗教信仰中找到自己丰富的课题，他说过：“我相信东方的古典，尤其佛典是世界最大的文学，我不把经典当作宗教的教父，而当作文学的幻想来敬重”。可见他的美学思想受佛教禅宗生死玄的影响是很深的。

从川端康成的《16岁的日记》到《抒情歌》、《临终的眼》等，都把焦点放在佛教“轮回转世”的中心思想——“生—灭—生”的问题上，企图通过“魔界”而达到“佛界”。正是这种宗教意识的影响，形成川端康成的“爱”的哲学和“幽玄”的审美情趣，它既偏重微妙、玄虚，又以优艳为基础，富有情趣和情感，带有东方神秘主义的色彩。总的来说，作为川端康成的美学依据，不是理性，而是非理性的，以感觉、感受把握美，认为主观的美是经过“心”的创造，然后借助“物”来表现的。这与禅宗的“有无中道”精神是相通的。因此，他的小说作为矛盾的结构，更多的是对立面之间的渗透和协调。川端康成按照“幽玄”的审美情趣，着力在艺术上发掘它的内在气韵，造成他的小说色调之清新、淡雅，意境之朦胧、微妙，形象之细腻、纤柔，表现之空灵、含蓄、平淡，富有余韵余情，另有一种古雅温柔的诗情，让人明显地感到一种“幽玄”之美。

三、对日本传统美“物哀”的继承与发扬，是川端康成作品的第三大特色
日本文学自最古的《古事记》起就带上悲哀的情调，这种悲哀的审美情趣发展到《源氏物语》，便形成了物哀的基本美学业观念，具有很强的传统性。川端康成的文学更多地继承了“物哀”、“风雅”精神，它在川端康成的审美对象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。他的作品出现的“悲哀”大多数表现了悲哀与同情、朴素、深切地表露了对渺小人物的赞赏、友爱、同情、怜悯和哀伤的心情，而这种感情又是通过咏叹的方法表达出来的，所描写的众多善良的下层少女的不幸和苦难，表现了她们对生活、爱情和劳动的正当要求，但在那个社会的条件下，这些要求是难以实现的，川端康成所写《雪国》中的驹子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。象驹子这种悲剧性的人物，在生活里是大量存在的，如在他的《伊豆的舞女》、《温泉旅馆》等作品群中出现的人物形象，都是在苦难中挣扎着追求生存的权利和维护做人的尊严，她们的不幸、苦难、死亡，是由她们所处的社会所造成的，川端康成以客体的悲哀感情和主体的同情哀感，来赋予人物的悲剧情调，构成感人的美的艺术形象。

从审美的角度来说，川端康成也不全是依靠悲哀与同情这样的感情因素的作用，也有的是由于伦理的力量所引起的冲突，结果导致了悲剧。例如《名人》中的秀哉名人与大竹七段对弈，围绕新旧规则、新旧道德规范而产生的矛盾冲突，表现名人这个悲剧人物的无穷的艺术力量，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宽宏的思想品格，他置大竹七段为代表的新规则、新道德规范的合理主义的挑战于不顾，坚持围棋的传统精神，同时，作家让他在对奕失败后，也带上“物哀”的色彩，赋予他些许感伤、孤独、失意和朦胧的哀伤情调，来表现人物的心灵美、情操美乃至死亡美。

川端康成将违背道德的行为与悲哀的感情融合，超越伦理的框架，颂扬丑恶的情欲，并将其升华到“纯粹美”，这种美，有时表面上装饰得十分优美、风雅，甚或风流，内在却蕴藏着更多更大的悲伤的哀叹，带着深沉而纤细的悲哀性格，交织着对他们的悲惨境遇的悲怨。作者在这一基础上，进一步融化“物”与“我”之间的距离，把自己的同情、哀怜融化在对象的悲哀、悲叹的朦胧意识之中，呈现出一种似是哀怜，又仿佛自伤的感情与忧郁之美。

在川端康成的《伊豆的舞女》中，日本文学的传统美被体现得恰到好处，川端康成的作品写的多是感觉，这种感觉纤细入微到莫可多状，主人公与舞女间纯粹的情感交流，那种似有非有的爱慕之情，淡淡的命运之悲与真实的人情之美交融在一起，创造出一片幽雅而感人的文学韵味。

四、崇尚自然美，是川端康成作品的第四大特色
从审美情趣来说，川端康成很少注意社会生活中的美的问题，就是涉及社会生活的美，也多属于诗情画意、优美典雅的日常生活，如纯洁朴实的爱情之美。川端康成更多地是崇尚自然事物的美，即自然美，在审美意识中，特别重视自然美的主观感情和意识作用。

川端康成审视自然事物之美，首先表现在对季节的敏锐的感觉。他的一些小说是以季节为题，比如《古都》的“春花”、“深秋的姐妹”、“冬天的花”；《舞姬》的“冬天的湖”等等写了对四季自然的感受，忠实再现四季自然本身的美，而且以四季自然美为背景，将人物、情绪、生活感情等溶入自然环境中，同自然事物之美融合在一起。如《雪国》对雪国季节的转换、景物的变化，都移入人物的感情世界，以托出人物或哀然或昂扬的感情。

对自然事物的美，川端康成不限于客观再现自然事物的美，不限于人的生活，思想感情发生联系，而且还与民族精神发生联系，使自然事物拟人化，将主体的思想感情移入客体的自然对象中，使之有机地溶为一体，来传达人的主观心绪观念，如《千只鹤》中的菜道、《名人》中的棋道，就是人与心灵息息相通，与传统文化精神息息相通的，他既写出物的风貌之美，也揉合人的感情，借物以抒情，并发掘传统文化的情韵之美，形成川端康成美学所独具的个性。

川端康成辛勤笔耕数十年，为日本文学的发展，为东西方文学的交流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川端康成作为一个日本美和东方美的现代探索者，1968年以“敏锐的感受、高超的叙事技巧，表现了日本人的内心精华，”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，他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日本人，也是第二位荣膺此奖的亚洲人。人们认为他的作品“最彻底地探求了日本的美”，展现了东方的美。川端康成作的题为《日本文学之美》的讲演，同《我在美丽的日本》、《美的存在与发现》，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日本文学的传统美，成为川端康成的日本美论、日本艺术观，构成了他的独自的美学理论体系，在川端康成文学中独放异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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